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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

草山行馆一度荒废19

不说已知
只说未知

戒严时期，有很多大事在草山
行馆拍板。蒋介石辞世后，台湾有
关当局原打算将其改建为纪念
馆，后因蒋经国主张产权交还原
单位而作罢，此后草山行馆铁门
紧锁，荒无人烟。由于其产权复
杂，闲置荒废，蒋介石生活的遗迹
已不复辨识。

陈水扁当选台北市市长后，认
为官邸闲置过于浪费，决定将草山
行馆改为历史与艺文展厅，并指示
市政府尽快修缮，1998年草山行馆
对外开放。这也是陈水扁继收回士
林官邸并对市民开放、拆除蒋纬国
外双溪别墅后，又一次针对蒋家房
舍采取的行动。

1998年3月，马英九击败陈水
扁并出任台北市市长，继续整修草
山行馆，并找到1950年帮蒋介石整
修行馆的李重耀建筑师接手整建，
务求修旧如旧。2003年4月5日，
草山行馆举行开馆典礼，成为艺文
沙龙，并被列入历史建筑名录，耗资
2100多万新台币。

走进草山行馆的西式石砌拱门
后，进入一栋英式房舍，便是以蒋介
石庐山别墅命名的“美庐”大厅；穿
堂右转日式走廊上有宋美龄的画室
兼卧室，被更名为“萃英堂”；隔壁较
大的蒋介石书房兼卧房则更名为

“大雅堂”；走廊尽头两面采光的小
客厅更名为“介寿堂”，用来放置照
片与各种蒋介石用品，例如蒋介石
参加婚礼的礼服，第二任妻子陈洁
如的照片，一张于1965年4月17日
换发、“中华民国”编号Y10000001
的蒋介石第一张身份证的复本，其
职业栏上登记为“总统”。草山行馆
也请长期为蒋介石制作贴身衣服的
来自上海霞飞路的西服店老板许金
地，重新制作了一件肩挂五星等军
常服在馆中展示。

由于规划得宜，草山行馆成为

阳明山艺文活动及资源总站，并成
为民众拍摄婚纱照的热门景点。不
过2007年4月7日凌晨，蒋介石逝
世纪念日后一天，台北市消防局接
获报案，草山行馆突然起火，虽然消
防人员全力抢救，但已无济于事，行
馆的建筑几乎毁损殆尽。

文化部门估计，草山行馆内部
的木造结构皆烧毁，损失巨大，所幸
文物多属复制品，只有宋美龄的一
幅兰花画为真品。

台北市市长郝龙斌到场后除表
示一定要修复行馆，还强调所有历
史建筑及古迹无价。

蒋家后代、国民党立委蒋孝严
质疑，这把火在整个“去蒋化”氛围
浓厚时发生，原因并不简单。最后
警方确定，这是一起使用汽油等助
燃剂的纵火案件，不过凶手已无从
追查。所幸草山行馆在第二次整修
时，建筑师把施工图保留了下来，相
关单位之前对草山行馆的调查研究
相当详尽，因此复建在技术上不是
大问题。台北地方政府也表示会尽
快恢复行馆旧貌。

之后，台北市文化局全心投入
行馆的重建工程，工程历时1年零4
个月，终使行馆风华再现。

这次重建工程特别保留了祝融
元素，包括常设展间有利用焦黑碳
化屋梁设计的观展座椅；主餐饮间

“饮和堂”地板的强化玻璃下可见刻
有祝融的地基；室内廊道有两面可
透视昔日修复手法的展示墙“小舞
壁”与“木摺壁”。

2012年元旦，草山行馆以“老
故事，新风貌”的主题重新开放。
目前，行馆前后规划有两间展厅
空间，前展厅有草山行馆大事
记、草山行馆介绍及不定期展
览；有着壁炉的后展厅则展示了
蒋介石的军常服及结婚礼服。
70 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呈现在
展厅各处。

为呼应草山行馆的历史，当地
还推出特色餐点，不同于过去未烧
毁前行馆贩售牛肉面等“蒋介石
菜”，这次菜肴以苏杭口味时令
菜为主，推出包括“蒋介石私房
菜——狮子头”等菜肴。为吸引
大陆游客上门，营运单位也以草山
行馆为主题进行商品开发。

草山行馆的重建开放，为当地
的文史、观光带来了新气象，台北地
方政府希望草山行馆成为台北的热
门景点，以招揽大陆游客，同时为游
客展现当年蒋介石生活起居、接待
外宾、运筹帷幄的场景。

只是，草山行馆从落成的那
天起，就未摆脱其浓厚的政治
象征意义，是否还会为它在未
来的岁月里带来麻烦，谁也不
敢打包票。

倒是从草山行馆的起起伏伏，可
窥见“两蒋”在台的岁月缩影，幕起幕
落，俱成往事。功过虽已交给历史，
但依旧反映出岁月的落寞无情。

（摘自《蒋介石后传:蒋介石台湾
26年政治地理》师永刚 方旭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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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心的爱
残缺的美

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最后
的两次考试，其间我照样到咖啡
馆打工。每天晚上回到寝室，等
待着我的，仍然是两瓶灌得满满
的开水。我以为又是安安偷懒，
让修哥哥干的，不料安安说，水是
冯静儿替我提的。

我知道冯静儿很少亲自提
水，她的水一向是路捷提的。

趁她去上晚自习还没走，
我去谢她。她看上去一脸疲
倦：“唉，客气什么。你每天回
来得那么晚，天气也冷了，没热
水怎么行。”

我说：“那就替我谢谢路捷。”
“路捷参加了一个外语提高

班，抽不出空来。他的水还是我
提的呢。”她笑，但她今天的笑有
点儿苍凉，她说：“我们一直想请
沥川吃饭，可他不肯赏脸。他替
路捷改的申请信挺管用的，好几
个学校来函。我们选了芝加哥大
学，人家答应免学费。你知道，像
芝大这种学校，很少给本科生免
学费。路捷在国外有亲戚，可以
替他担保。现在，一切就序，只差
录取通知书了。”

“这不是天随人愿，皆大欢喜
吗？”我替她高兴。

“是啊。”她的语气淡淡的。
“你呢？打算怎么办？”
“也打算考托福吧。只是我

没有靠得住的亲戚在国外，专业
又是英文，不可能有路捷那样的
竞争力，估计不容易出国。”

“让路捷出了国后替你想办
法。”我说。我根本不知道出国
是怎么一回事儿，这种事儿对我
来说，遥远得像梦，所以我只能
胡乱建议。

“再说吧。”
这就是和没有交情的人谈话

的感觉，吞吞吐吐，藏头藏尾，言

不由衷。我和冯静儿素无交情，
承蒙她亲自替我提水，十分惶
恐。再说，是沥川帮的忙，和我没
什么关系，让我来承她的情，真是
不敢当。所以和她一说完话，我
立即出门到小卖部买了两个热水
瓶，以后中午一次提四瓶水，这
样，就用不着欠人情了。

沥川给我买大衣的事儿，经
过萧蕊绘声绘色的解说，传遍了
这一层楼的寝室。我成了某种
童话故事的主角。当然最流行
的两个版本则是：一，我不过是
被某富家公子包养的小蜜，自己
当了真，其实人家只是贪新鲜，
玩玩罢了；二，我课余时间在某
娱乐城做小姐，为赚外快，傍上
了大款。

这是什么世道，闻人善则疑
之，闻人恶则信之，闲言如虎。

可我不认为我要等到37岁，
才能真正了解男人，了解沥川。

除了考试的那两天，沥川每
隔一天都给我打一次电话，看
得出他很忙，要去看工地，要陪
人吃饭，要准备资料，要修改图
纸，日程排得满满的。手机打
长途，效果不好，话说得断断续
续的，我们俩说得最多的一句
话是：“你刚才说什么？再说一
遍，我没听清。”此外我还担心
电话费太贵，不肯多说。彼此
问候几句，就收线了。

考完试后，我在寝室好好地
睡了几天觉，便到火车站排队买
回云南的车票。时已快至春运，
卖票的窗口排起了长队。北京火
车站每天8点开始售票，一直售
到下午5点。通常的情况是售票
口的窗口一打开，不到10分钟，
当天的票就卖完了。第一天，我
不知底细，上午去，没买着票，一
打听，买到票的都是当晚排了一
通宵的。车站滚滚人潮，勾起了
我思乡之情。我立即回寝室拿了
足够的水和干粮，拿起那本修岳
送的《月亮和六便士》，加入排队
的人潮当中。

我排了一个通宵，好不容易
熬到天亮，售票口开窗，排在我前
面的人，每人都是一人数张票，眼
看还差十来个人就要轮到我了，
小窗哗的一声关掉了。一个牌子
挂出来：“今日票已售完。”我忙向
一位买到票的大叔取经。他说：

“我都排三天了，今天还差一点儿
没买上。”

我到小卖部买了一杯雀巢
速溶咖啡，一口气喝干，掏出毛
巾和牙刷，到厕所洗漱，然后精
神抖擞地杀回售票口，开始了
新一轮的排队。就在去厕所的
那十分钟，我的前面又站了二
十多个人。

就在排队这当儿，我已经看
完了那本《月亮和六便士》。在最
后几页，夹着一个书签，上边抄着
一段歌词。
（摘自《沥川往事》 施定柔 著）


